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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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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逞风流，苦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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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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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众公侯孟津朝王  公孙鞅孤胆使魏  
公元前 344 年，时交三月，秦宫后花园里春意盛浓，百花斗艳，

百鸟鸣啭。芳草坪上，蜀国国君去岁进贡的几只孔雀正在嬉戏。两只

发情的雄孔雀，为了争夺几只雌孔雀的芳心，在那里肆意奔跑，鸣叫，

开屏，竭其所能地展示雄性魅力。  

百步开外的赏春亭上，秦孝公和大良造公孙鞅相对而坐，似乎对

这些春景春情视而不见。秦  

孝公阴沉着脸，目光落在几案上的那只檀木传檄上。传檄是魏惠

侯半个月前发来的，檄文要他于丁未日申时之前赶赴孟津，朝见周天

子。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公孙鞅抬起头来，语气中不无恳求：“君

上，该备的微臣全都备下了，五千将士整装待发。眼下尚有三日，若

是马上动身，路上赶急一点，也还来得及！ ”  

秦孝公并不作答，两眼仍旧牢牢地盯在传檄上，似乎要将这几片

写着黑字、被金线串结起来的木牍看穿。  

公孙鞅再度恳求： “君上，要不，微臣陪护殿下走一趟？ ”  

秦孝公依旧没有说话，眼睛也未从传檄上移开。  

公孙鞅长叹一声，复又垂下头去。  

又过一时，秦孝公终于抬起头来，眼睛转向公孙鞅，鼻孔里哼出

一声： “哼，什么孟津朝王？他魏罃眼中何时有过周王？他这是居心

叵测，是借机号令天下！ ”  

公孙鞅接道： “号令天下倒在其次，寻衅伐我才是其心！君上，

这些年来，我变法图强，国势日大，魏侯坐卧不安，早就寻思谋我了。

眼下他是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借口。此番会盟，君上不可不去啊！ ”  

秦孝公略显吃惊： “哦，爱卿是说，魏罃会盟，意在伐我？ ”  

公孙鞅点了点头： “是的。微臣探知，几个月来，魏侯借口保护

孟津之会，频频调动兵马，将驻守大梁的四万武卒移防崤山、函谷一

带，河西少梁、临晋关、阴晋等地亦大幅增兵，关防盘查甚严。这且

不说，少梁、安邑等处征召许多工匠，正在日夜赶制攻城器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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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冷笑一声： “他要敢来，就让他来好了！ ”  

公孙鞅急道： “君上——”  

一阵更长、更难熬的沉默之后，秦孝公抬头望向公孙鞅，轻叹一

声： “唉，纵使寡人去了，魏罃真要寻刺儿，还能寻不出来？ ”  

“君上若是不去，这刺儿就不用寻了！ ”  

秦孝公再次低下头去，沉思有顷： “若是列国公侯不去，唯独寡

人去了，岂不成为天下笑柄？ ”  

“君上，如果不出微臣所料，列国公侯说不准早就到了！ ”  

“爱卿为何这般肯定？ ”  

“因为魏侯寻的借口，实在太好。庆贺武王誓师伐纣七百周年暨

朝见周王，听起来冠冕堂皇，列国公侯没有理由不去！ ”  

“哦？ ”秦孝公似乎不太相信， “你且说说，都是哪些公侯会去？ ”  

“中山及泗上小国自不必说，单说几个大国，燕国最弱，燕公不

敢不去。赵、韩与魏同属三晋，且又与魏比邻而居，赵侯、韩侯不会

不去。齐公是个大滑头，必不会在此事上与魏罃翻脸。至于楚王去与

不去，微臣倒是不敢断定！ ”  

秦孝公沉思有顷，眉头紧皱： “爱卿是说，连齐公也可能去？ ”  

“嗯。 ”  

秦孝公再次陷入沉思。公孙鞅的目光一丝儿也没有离开秦孝公，

等待他的最后决定。  

秦孝公缓缓地抬起头来，表情刚毅，态度坚决，几乎是一字一顿：

“公孙爱卿，十八年前，先君为光复河西，与魏罃大战三月，中箭驾

崩。寡人曾在先君灵前起过重誓，不报先君之仇、不雪河西之辱，寡

人誓不踏入魏境半步！十八年来，寡人这么做了。这一次，寡人也不

想破例！列国公侯若去朝王，就让他们去朝好了。 ”  

秦孝公说完，缓缓站起身子，竟然未与公孙鞅作别，头也不回地

扬长而去。望着孝公渐去渐远的背影，公孙鞅目光错愕。  

在洛阳东北一百来里的地方，地势陡然平坦下来。自临晋关咆哮

而下的河水流至此处，十分力道也自软了八分。河岸也变宽两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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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去，就像一连串带状的湖泊。在这条带状湖泊里，奔腾的河水一

下子宁静下来，形成一个天然渡口，人们叫它孟津。  

据周史记载，公元前 1044 年暮春，武王姬发率众东出函谷，在

距孟津不远的一个高坡上设坛祭天，大会八百诸侯，誓师伐纣。誓师

过后，周人就从此处渡过河水，两年后在牧野大败纣王，攻下朝歌，

打出了大周天下。  

整整 700 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 344 年，同样在这暮春时节，一

向沉寂的孟津旷野再一次喧嚣起来。一队接一队的车马纷至沓来，在

离渡口二里处的那个极其著名的黄土高坡前面停顿下来，绕着高坡扎

起营帐，形成一道道辕门。  

辕门一共十四道，虽然大小不等，排列却是错落有致，极为严整，

显然是人为安排过的。每家辕门前各竖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面飘着不

同颜色的旗帜。  

丁未日后晌，申时将至，春风习习吹来，那些不同颜色的旗帜左

右摆动，使人眼花缭乱，若不细心，很难辨清上面的字号。  

在一杆写着 “楚 ”字旗号的辕门前面是一大片草坪。草坪上，服饰

华贵、姿态英武的齐国太子田辟疆和楚国太子熊槐各自张弓引矢，朝

箭靶略瞄一瞄，嗖嗖嗖连射三箭。不一会儿，两名报靶的兵士各拿箭

靶急跑过来。  

两只箭靶的靶心上各插三支银矢。田辟疆、熊槐互看一眼对方的

靶子，相视一笑。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不紧不慢的击掌声。  

两人略略一震，回身一看，是年近五旬的韩昭侯。韩昭侯身材矮

壮，身着皮制弁服，腰挂佩剑，站在离他们十步开外的地方，脸上挂

着略显诡秘的微笑，朝他们微微点头，不紧不慢地又拍三次巴掌。  

田辟疆、熊槐互望一眼，各自上前一步，揖道：“晚辈见过韩侯！”  

韩昭侯回过礼，大步走前几步，拿起箭靶赞道： “好箭法！自古

英雄出少年，今日看到两位殿下，方知此言不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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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魏、赵同属晋国，史称三晋。几十年来，魏国强势不减，

韩、赵反倒成为魏国的附属，惟视魏侯的马首是瞻，自然为齐、楚这

样的大国所瞧不起。然而，十几年前，在公孙鞅赴秦后不久，韩昭侯

开始起用郑人申不害变法，韩国悄悄强盛起来。五年前，韩、楚发生

边界冲突，韩相申不害率军四万与楚军对垒六个月，楚军袭占韩地宜

阳，申不害绕过方城，率军奇袭楚地宛城，双方各取对方冶铁重地，

战成平手。一个月后，在魏惠侯的调停下，魏、楚、韩三国在上蔡峰

会，楚国归还韩地宜阳，韩国归还楚地宛城，两国算是握手言和。  

此番魏惠侯召集孟津之会，楚、周并列为王，完全可以不来，但

楚威王一想借机窥探中原动向，二想使太子有所历练，顺便也给魏惠

侯一个面子，也就应了魏惠侯之邀，使太子槐前来支应。  

因有前面的过节，也因为韩、魏之间的关系，此时韩昭侯的露面

就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楚国太子熊槐望了田辟疆一眼，不冷不热地说：

“谢韩侯褒奖！ ”  

果然，韩昭侯将箭靶放到地上，语气甚缓，却别有深意： “听说

秦国殿下嬴驷可引五石之弓，百步穿杨。要是今日也在此地，三位真

就有得一比了！ ”  

田辟疆听出了他的话音，长笑一声： “韩侯说的可是秦公的那个

浪荡哥儿？辟疆倒是听说，公孙鞅初行变法之时，这位哥儿带头抗法，

不想却失算了，自己惨遭割发之辱不说，连其老师公孙贾、太傅嬴虔

也受牵连，代他黥面刑鼻，成为列国笑谈！ ”  

熊槐轻轻点头，不无轻蔑地说： “这个浪荡哥儿不是不来，只怕

是不敢来吧！ ”  

韩昭侯将头转向熊槐，微微笑道： “嗯，殿下不仅敢来，而且未

曾误下魏侯所限的一丝时辰，寡人当真佩服！顺便问一句，郢都离此

三千多里，殿下这一路必是风餐露宿，辛苦得紧哩！ ”  

熊槐微微一怔，冷笑道： “回韩侯的话，熊槐一路上游山玩水，

也还轻松快活！要说辛苦，熊槐哪能比过韩侯您？听说韩侯在接到魏

侯传檄之后星夜出发，千里路程不及三日就赶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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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昭侯听毕，大笑数声： “好口才！楚王有殿下，当真是后继有

人哪！不瞒殿下，寡人与楚王可以说是知交多年。当年上蔡之会，席

间寡人与楚王赌酒，楚王一时不慎，输给寡人一坛老酒，说是下次碰

面即当奉送。此番孟津之会，寡人本欲不来，可一想到楚王必来偿还

所欠老酒，两条老腿就不听使唤了。 ”  

熊槐听他提及当年之事，亦大笑数声，针锋相对： “韩侯所言甚

是。晚辈临行之时，父王的确拿出一坛老酒，携晚辈之手特别叮嘱说，

魏侯召集孟津之会，其他公侯去与不去很是难说，韩侯是一定要去的。

此番你去孟津并无他事，只需将这坛老酒转交韩侯。也请转告韩侯，

就说此酒是寡人亲手所酿，他若知晓真味，须细细品尝才是！ ”  

韩昭侯略略一怔，看一眼田辟疆，又看一眼远近排列的十几座行

辕，自我解嘲道： “看来，魏罃的面子实在太大，大小列国，哪一家

也是抹不开呀！不究怎么说，此番若能喝上楚王的亲酿，寡人也算不

虚此行了！ ”  

熊槐看看正在西下的日头，哂笑道： “韩侯只怕言之过早了。魏

侯传檄诸侯必于今日申时抵达，看日头这样子，申时也该到了。熊槐

眼神不好，怎么就看不到秦人的行辕呢？ ”  

田辟疆接道： “是啊是啊，辟疆也想请教韩侯，魏侯既有这么大

的面子，秦公怎么就敢不来呢？ ”  

韩昭侯的目光扫过辟疆，落在熊槐身上，微微一笑： “年轻人，

秦公不来，也许是看不上你家的老酒吧！ ”  

熊槐亦笑一声： “韩侯所言甚是。听说秦公不胜酒力，不似韩侯

您海量，只要有人给酒喝，等不到天亮就急着动身呢！ ”  

田辟疆大笑一声，附和道： “是啊是啊，韩侯既然有此海量，今

晚有人赐酒，韩侯可要一显身手了！ ”  

韩昭侯见两人均将矛头对准他，只好轻叹一声：“唉，两位殿下，

寡人……这么说吧，年轻气盛是没有用的，今晚这席酒，胜酒力也好，

不胜酒力也好，该喝是必须喝的。你们两位看好，若是不出寡人所料，

不胜酒力的秦公只怕要吃罚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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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太子一愣： “罚酒？ ”  

韩昭侯的眼睛缓缓地转向魏惠侯的行辕，不无肯定地点了点头。 

在一长排十四个行辕中，居中的共有两个，一个是天子行辕，坐

北朝南，行辕前面飘着一面赤色旗帜，上面用青线绣着一个大大的 “周 ”

字。在它的右侧是魏国行辕，与天子行辕并列，一样大小，一样规格，

青色的旗帜上用红线绣着一个大大的 “魏 ”字。远远望去，两面旗子并

排飘着，一个红旗青字，一个青旗红字，相映成趣，别有一番象征意

味。  

此时，魏国行辕里静得出奇，连空气也似乎凝结了。  

相国白圭、上大夫陈轸、上将军公子卬三人席坐几前，乍看起来

纹丝不动，似乎是三尊泥塑。  

端坐于主位的魏惠侯双目微闭，表情释然，右手微微地握成拳状，

中指骨节有节奏地触及几面，似敲，却又没有响动。  

有顷，魏惠侯陡地睁开眼睛，缓缓抬起头来，目光如炬地射向摆

放在左侧的一只装饰精美的水漏。水漏边上站着一个司漏吏，他的两

眼正一眨不眨地紧盯着水漏刻度上的水位。  

众人的目光也都不约而同地齐射过去。  

在这死寂般的宁静里，水漏所发出的 “嗒嗒 ”滴水声格外刺耳。  

滴漏下面的水线终于升到一个刻度。又一声滴答过后，司漏吏大

声唱道： “丁未日申时到——”  

魏惠侯微微抬头，略显肥胖的面孔似笑非笑，犀利的目光从几面

上移起，依次扫向白圭、公子卬，最后落在陈轸身上。  

陈轸瞥见，适时奏道： “申时到了，秦公果如君上所料，抗命不

来！ ”  

魏惠侯两腮微动，稍稍点头道： “诸位爱卿，你们这都看到了，

不是寡人非要与这只黑雕作对，而是它长硬翅膀，说飞就想飞了！ ”  

公子卬陡地起身，跨前一步道： “启奏君父，儿臣请缨西征，誓

将它的翅膀扭下来，为君父下酒！ ”  

魏惠侯将目光缓缓地移向白圭： “老爱卿，你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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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相白圭斜睨公子卬一眼，眉头微皱： “君上，秦国变法十年，

国力陡长，显然已成囊脓，早晚要挤！然而，工有次第，事有缓急，

微臣以为，当下急务不是征伐，而是朝见天子。这是百年盛会，天下

诸侯皆集于此，稍有闪失，就可能埋下祸根，不堪收拾！ ”  

魏惠侯连连点头： “嗯，老爱卿所言极是！ ”转向公子卬， “卬儿，

你都听见了吧，凡事不仅要考虑全局，且要考虑长远，不要动不动就

征呀伐的！ ”  

公子卬朝白圭翻个白眼，低声说道： “君父教训得是！ ”  

魏惠侯将目光转向陈轸： “陈爱卿，朝会诸事，都齐备了吗？ ”  

陈轸朗声应道： “禀报君上，万事俱备！依朝会安排，再过一个

时辰，也即黄昏时分，当由天子赐宴，君上也该准备一下！ ”  

魏惠侯点头道：“嗯，寡人知道了。这是一件大事，出不得差池！”

思虑有顷， “陈爱卿，既然你是司仪，寡人与周天子，嗯，还有天下

公侯，就得服从你的安排。小心伺候去吧！ ”  

听到君上故意将 “寡人 ”排在 “周天子 ”前面，白圭心头一紧，当即

跨进一步奏道： “君上——”  

魏惠侯似已知道他要劝谏什么，摆了摆手： “老爱卿，明日即行

大典，你再巡看一遍，莫要出现纰漏！ ”  

白圭略怔一下，低头道： “微臣遵旨！ ”  

白圭告退后走出行辕，布满皱纹的老脸越发阴郁。他沿小路快步

走回自己的营帐，门人公孙衍迎出帐外。白圭对公孙衍耳语一阵，公

孙衍点了点头，径自走出营帐。  

为了防备魏人，秦孝公早在变法改制的初年，就已听从公孙鞅之

计，将都城由栎阳西迁咸阳，高城重垒，城外连郭，更在城墙外面挖

掘一条宽约五丈、深约丈许的护城河，引来渭河之水环卫，将宫城守

护得固若金汤。  

向晚时分，怡情殿里气氛凝滞。秦孝公端坐于主位龙椅，太子嬴

驷、太傅嬴虔、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分坐于两侧。众人脸色凝重，

目光齐射在上大夫景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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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监的声音低沉： “君上，微臣探知，中原十二诸侯响应魏侯，

前往孟津朝王！山东大小列国，除齐、楚是太子之外，均为国君亲往！”  

显然，孟津那边，除去齐、楚两国多少有些出入，其他情势真还

应验了公孙鞅的判断。秦孝公仿佛是突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眉头紧皱，缓缓闭上眼睛。  

曾被大良造公孙鞅刑过鼻子的嬴虔微微抬头，眼角斜向嬴驷，嗡

嗡说道： “驷儿，公叔弄不明白，孟津之会我们为何不去？ ”  

同样对公孙鞅怀有旧怨的嬴驷心领神会，即刻答道： “回公叔的

话，此事驷儿不知。许是大良造另有想法吧？ ”  

嬴虔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望向孝公： “不是臣弟抱怨，君兄不该

事事都听公孙鞅的！孟津之会，列国名义上是朝周天子，其实朝的是

魏侯。魏侯是什么人，连齐、楚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易得罪，他公孙

鞅懂个什么，说不去就敢不去！现在倒好，魏罃本就看我秦人不顺，

此番又得口实，还不趁机把我们一口吞掉？ ”  

景监看一眼车英，似要说句什么，又打住了。  

秦孝公缓缓睁开眼睛，扫一眼嬴虔和嬴驷，似是自责，又似是回

答嬴虔： “此事不怪大良造！是寡人心念河西之仇，一时赌气不去，

不想果然惹出麻烦来！ ”  

经孝公这么解释，嬴虔自知失言，勾头不语。众皆缄默。  

秦孝公抬起头来： “大良造他……人呢？ ”  

景监拱手应道： “回禀君上，大良造于两日前去终南山视察军营

去了！ ”  

秦孝公略显诧异：“终南山视察军营？ ”沉思有顷，吁出一口长气，

“请他速回！ ”  

“微臣遵命！ ”  

天刚迎黑，天子行辕外面火烛齐明，雅乐奏起，一片祥和。就在

此时，公子卬率领一千武卒跑步过来，沿行辕外面散布开去，只在辕

门处空出一条布满枪戟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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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突然举动使原本喜气洋洋的天子宴请一下子森然可怖起来。

候在天子行辕门外约一箭之地等候觐见的十二诸侯无不面面相觑，各

呈怒容。熊槐、田辟疆互望一眼，正欲拂袖而去，陈轸朝乐队摆了摆

手，亮开大嗓门唱道： “天子赐宴，楚殿下、齐殿下驾到！ ”  

众乐手随声奏起天子迎宾乐。熊槐、田辟疆听到点的是他们的名

字，略略一怔，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天子辕门。  

接着，陈轸依次叫道：“赵侯驾到！韩侯驾到！燕公驾到……卫公

驾到！ ”  

被陈轸点到名字的诸侯皆是阴沉着脸，依照所叫次序走进辕门。 

身着龙袍、身材清瘦、面色略显苍白的周显王端坐于主位，脸上

挂着一层微笑，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笑容是挤出来的。  

按照陈轸所叫顺序，列位公侯依次向周天子三叩九拜，行觐见大

礼，周天子也一一赐座。最后觐见的是黑须飘飘的卫成公。  

卫成公趋前几步，三叩九拜之后，朗声说道： “大周臣子卫室二

十三世孙姬速叩见天子陛下！ ”  

周显王以同样勉强的笑容、同样的手势道： “爱卿请起！ ”  

卫成公谢过恩，起身走至最末一个位置。按史书所载，列国在朝

见天子时，应该严格按照与周室的血缘关系远近、爵位次第排序，丝

毫颠倒不得。卫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康叔的封地，与周室血亲甚近，

照理应该排在最前面，或至少应与鲁公、燕公并列。然而，此番陈轸

所列席次却完全是以国家强弱、实力大小论定的，根本无视周室规矩。

与周室血缘关系较近的卫成公由于国力最小，反被排在最后。这也算

是战国特色，大国均无异议，卫成公自然是大气也不敢出。  

整个宴席只有一个空位，就是周天子身边的陪位。在场公侯知道，

这是特意留给魏侯的。作为东道主，本应第一个到场的魏侯却迟迟不

到，用意也不言而喻。  

再外约十几步远，在原本席坐天子乐手的地方，昂然挺立着两排

武卒，满身铠甲透出的森然杀气使人不寒而栗。在两排武卒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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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风凛凛地站着魏国的上将军公子卬。这股肃杀之气与辕门之外天子

乐队仍在奏出的迎宾雅乐恰成反照。  

看到众人均已落座，陈轸这才摆了摆手，迎宾乐再次响起。陈轸

不失时机地高声唱道： “魏侯驾到——”  

众武卒刷的一声退向两边，中间闪出约三步宽的大道。魏惠侯健

步上前，在迎宾乐中大步走向周天子，跪下来，仅只一叩一拜，朗声

说道： “魏罃叩见陛下！ ”  

周显王心头一沉，口中却道： “爱卿请起！ ”  

魏惠侯却不起身，仍旧叩在地上。周显王面色微变，重复一句 “爱

卿请起 ”，魏惠侯仍然不动，只是叩在地上。周显王扫视众侯，竟是

没有人理他，所有目光似乎都落在魏惠侯身上。周显王迟疑有顷，只

好起身走下，亲手将魏惠侯扶起。  

看到这个场面，满座诸侯面面相觑，表情各一。  

周天子携着魏惠侯之手走至座位，二人同时落座。迎宾雅乐止。

陈轸击掌，公孙衍与另一个侍酒步入行辕，依序斟酒。  

看到酒已斟好，魏惠侯用力咳嗽一声，众公侯无不抬头朝这里望

来。  

年近五十的魏惠侯身材高大，壮实得像头公牛，一张方脸不怒自

威。在他上位，比他年轻十岁的周显王看起来则像一个文弱书生，脸

上的僵硬微笑更是难掩他内心深处的惶恐。  

魏惠侯又是一声咳嗽，朝诸侯背后不远处的两排武卒扫去一眼，

脸色故意一沉，大声责问： “陈轸，这些武士是怎么回事？ ”  

陈轸叩道： “君上，是上将军担心天子安危，特来护驾的！ ”  

魏惠侯厉声喝道： “上将军何在？ ”  

公子卬朗声道： “末将在！ ”  

魏惠侯声色俱厉： “今宵天子赐宴，君臣尽欢，你弄这些武士站

在这里，岂不是大煞风景？还不退下！ ”  

“末将遵命！ ”  

公子卬转身，摆手，与众武士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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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侯坐直身子，目光扫过十二列侯，微微一笑，抱拳致歉道：

“时势纷乱，诸位公侯都是金贵之躯，更有天子陛下龙体亲临，魏罃

诚惶诚恐，唯恐出现些微差错，因而责得严些。不想他们谨慎过度，

反让诸位受惊了！ ”  

十二诸侯互望一眼，谁都明白，因而谁也没有说话。  

魏惠侯再次抱拳致礼： “承蒙诸位看得起魏罃，不远千里光临孟

津，魏罃领情了！ ”  

十二公侯见状，只好抱拳还礼。真正的东道主周显王却被搁在一

边，表情极是尴尬。  

魏惠侯举起酒爵： “诸位公侯齐集孟津，天下归心，实为百年来

一大盛事，可喜可贺！值此吉日良宵，魏罃权借天子御酒，向诸公致

谢！ ”  

言毕，魏惠侯扬脖饮尽。  

众人互望一眼，皆是惊异。楚太子熊槐大声咳嗽一声，跟着连清

几次嗓子。赵肃侯、燕文公也跟着咳嗽数下，座中一时杂音四起。  

田辟疆将头转向韩昭侯，低声问道：“辟疆初次朝王，不知礼数。

请问韩侯，今日之酒，第一爵该此人喝吗？ ”  

韩昭侯微微摇头，轻声说道： “按照惯例，天子赐宴，第一爵当

由天子端起，敬天，第二爵祭地，第三爵与我等共饮！ ”  

田辟疆点头道： “谢韩侯指点！辟疆三岁即知有喧宾夺主之说，

直到今日才晓其意！ ”  

韩昭侯正待接话，魏惠侯锐利的目光横扫过来。韩昭侯的嘴巴略

动一下，没敢吭声。魏惠侯的目光越过众侯，刷地射向坐在最末位的

卫成公。卫成公打个寒噤，颤手端起酒爵，率先喝下。魏惠侯满意地

点点头，逐个扫向宋、义渠、鲁、中山、陶、陈等小国君主，众人纷

纷端爵饮下。  

当魏惠侯的目光扫向年过花甲的燕文公时，文公思忖有顷，端起

酒爵，目光转向显王，朝他微微点头，将爵在几案上连磕三下，一饮

而尽。不待魏惠侯目光扫来，赵肃侯、韩昭侯各自端起酒爵，效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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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各处目视周显王，将爵在几案上连点三下，则后饮进。坐在两

边首席的齐、楚两国太子，既不看天子，也不睬魏惠侯，顾自相视一

笑，端爵朝空中彼此遥祝一下，各自饮下。  

举座之中，只有周显王没有端爵，只如木头一般呆于几后。  

魏惠侯的目光迅速投向显王。周显王将万般苦涩化为一个干笑，

举爵于唇边，轻咂一口，置爵于几案上。  

两位侍酒赶忙上前将所有酒爵再度斟满，退到一边，候立在那儿。 

魏惠侯不无满意地微微一笑，抱拳道： “魏罃谢诸位赏脸！魏罃

还有几句闲言，也望诸位垂听！ ”  

全场静寂，所有目光尽皆投向魏惠侯。  

魏惠侯轻咳一声，朗声说道：“诸位公侯，七百年前，就在这儿，

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土丘上，周武王会盟天下八百诸侯，誓师伐纣。想

那周武王何以能够会盟八百诸侯呢？因为他有德行，因为他有才具！

古有遗训，天下惟德才兼具者得之。纣王失德乏才，故失天下。武王

德才兼备，故得天下！诸位公侯，今日我们故地重温，回首当年之事，

能无感慨吗？ ”  

此话等于当众宣布周天子无德无才，谁都可以取而代之。因而，

魏惠侯话刚落地，周显王顿觉满面羞红，勾下头去，悄悄拿衣襟拭泪。  

韩昭侯轻碰一下坐在身边的田辟疆，阴阴说道： “听明白了吗？

魏侯德才兼具，天下应该归他！ ”  

田辟疆扫一眼魏惠侯，鼻孔里冷冷地哼出一声，别过脸去。熊槐

目光炯炯，直视魏惠侯，大声发问： “请问魏侯，方今天下，何人德

才兼具？ ”  

魏惠侯将目光转向熊槐，微微一笑： “是有一个人，但不是你楚

国大太子熊槐！ ”  

熊槐冷冷说道： “这么说来，此人当是魏侯你了！ ”  

魏惠侯爆出一声长笑： “哈哈哈哈，德才兼具者可兴王业，可主

天下。魏罃才浅德薄，何堪当此重任哪！再说，即使魏罃真有此能，

总也不好自己夸口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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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诸侯，竟然当着天子之面大谈王业，真也亏他说得出口。众

人正自面面相觑，魏惠侯话锋一转：“不过，天下真还就有这么一人，

他自以为德高望重，才华盖世！ ”  

众侯陡地一惊，不约而同地转向魏惠侯。熊槐朗声问道： “请问

魏侯，此人是谁？ ”  

魏惠侯收起微笑，一字一顿： “秦公嬴渠梁！ ”  

众人再次面面相觑。韩昭侯再碰一下田辟疆： “看到了吗？绕来

绕去，总算绕到了点子上！ ”  

魏惠侯敛起面孔，声音渐次严厉： “今日诸侯朝王，天下归心，

君守君道，臣守臣纲，可谓黎民洪福。唯独关中秦公妄自尊大，既不

躬身前来，亦不道明因由！这是什么？这是蔑视天下！这是目无天子！

这是以下逆上！这是违背天道伦常！ ”  

魏惠侯一连串扣下如此之多的大帽子，且其声音越说越高，面色

越来越震怒，这是在场诸公谁也不曾料到的。向以胆小怕事著称的卫

成公似乎吃不消他的一连串雷霆之问，两手打颤，几案上刚刚倒满的

酒爵被他碰翻在地，酒水洒落一身。  

坐在他身边的赵肃侯镇静自若地伸手拾起酒爵，在几案上摆正。

公孙衍急忙上前，重新斟满。  

燕公、鲁公等端坐于位，眼睛微闭，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

也没有看见。  

几个小国君主神色不安地望向魏惠侯，生怕雷霆之怒降临在自己

头上。田辟疆的目光鄙夷地射向卫成公，鼻孔里哼出一声。  

魏惠侯却对卫成公的快速反应甚是满意，目光逼视过来： “请问

卫公，秦公居心叵测，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否当由天下共诛之？ ”  

惊魂未定的卫成公自是受不住此问，当下语无伦次：“姬速不……

不……是……”  

魏惠侯微微一笑，态度和蔼： “卫公，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  

卫成公越发慌乱： “我……我……是……是……”  

13



魏惠侯的目光十分满意地离开卫成公，逐一扫过众人，见无人出

头，点了点头，目光落在周天子身上： “秦公目无陛下，有违伦常，

卫公认为秦公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罪当诛，陛下以为如何？ ”  

原本心乱如麻的周显王冷不丁吃此一问，更是惊惶失措，环顾左

右： “这……”  

魏惠侯声色俱厉，目光如剑： “秦公早生不臣之心，人神共怒，

卫公认为其罪当诛，陛下以为如何？ ”  

周显王越加惊慌，额头汗水浸出，拿衣襟连擦几把，嗫嚅道：

“爱……爱卿意……意下如何？ ”  

魏惠侯将语气加重，身子前倾，目光直逼显王： “是魏罃在问陛

下！ ”  

自登基以来，周显王何曾见过臣下如此对他说话，情急之下，竟

是呆了，连舌头也似僵在口中，好半天方才挤出两个字： “当……当

诛！ ”  

听到此话，魏惠侯似乎终于想起臣道，缓缓离开座位，正正衣襟，

走到周天子前面，叩拜于地： “陛下圣明！魏罃愿领正义之师，择日

伐秦，以正天道，奏请陛下恩准！ ”  

周显王再次环顾左右，见无人接应，只好应道：“就……就依爱卿

所奏！ ”  

魏惠候朗声说道： “魏罃领旨！ ”  

魏惠侯起身，重新走到与天子并列的位置上，坐下，扫视一圈，

缓缓说道： “诸位公侯，魏罃受天子之命兴师伐罪，征讨秦贼，还望

各位鼎力相助，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具体数目就由敝邦的上大夫陈

轸统一协调。魏罃不多说了，望诸位在会盟大典过后，各自按照约定，

筹齐粮款兵员，共诛失道之秦！ ”  

众侯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应声，但也没有一人出头反对。  

魏惠侯如变魔术般换成一副笑脸： “来来来，今宵花好月圆，诸

位应当尽兴畅饮才是！上大夫，歌舞侍候！ ”  

陈轸志得意满地说： “微臣领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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